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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蒲孤整個地怔住了，良久才道： 「你為
什麼要帶我們走這條路？」

黃鶯一笑道：
「我在島上實在住煩了，一直想找個機

會離開此地，難得碰上這個機會……」
金蒲孤歎了一口氣，無可奈何地道：

「姑娘有什麼條件，不妨說說看！」
黃鶯笑著道： 「我在書上讀到中原有許

多好玩的地方，希望你們在事成之後，陪著
我到處去玩一遍！」

金蒲孤歎道： 「就是這麼一個條件？」
黃鶯笑道： 「就是這個條件！」
金蒲孤皺眉道：
「這麼一點小事，姑娘何必大費週章

呢？以你的身手，自己一個人也做得到！」
黃鶯搖頭道：
「不行！我沒有銀子，到了外面的世界

裡，處處都要化費，爺爺什麼都有，就是沒
有銀子……」

南海漁人笑起來道： 「這水晶宮中，到
處都是夜明珠？」

黃鶯道： 「夜明珠祇能當照明之用，又
不能換飯吃！」

金蒲孤也笑起來道；
「一顆夜明珠價值在萬金之上，姑娘擁

此奇珍，還怕少了銀兩化費……」
黃騖瞪大了眼睛道： 「夜明珠可以換銀

子？」
南海漁人笑道：
「豈僅是夜明珠，這海底宮闕中每一樣

東西都是世間珍物，你隨便帶上一兩件，這
一輩子都吃喝不盡，像你這樣一個富甲王侯
的龍宮玉女，居然會因貧困而發愁，豈不叫
人笑掉大牙……」

黃鶯忸怩地道：
「我怎麼曉得呢？爺爺從來不告訴我這

些，他祇是說外面是個要錢的世界，我假如
偷跑了出去，一定會餓死的！」

金蒲孤笑道： 「令祖不把世情告訴你，
就是怕你離開他，用心並無不佳……」

黃鶯搖頭道：
「不！我不願意一輩子枯守在這個荒島

上，我一定要出去闖一闖，銀子的問題雖然
解決了，對於外面的生活習慣我還是一竅不
通，你們非答應我的條件不可……」

金蒲孤皺眉頭道： 「姑娘在此生活無憂
無慮，神仙不如，何苦要到外面去找罪受
呢？」

黃鶯撅著嘴道： 「你怎麼知道我無憂無
慮呢？我一天到晚都愁死了！」

金蒲孤詫然道： 「姑娘有何憂愁之處？
」

黃鶯哼了一聲道：
「爺爺把我取叫做黃鶯，他是要我像籠

裡的小鳥一樣，我受不了，我在海邊上看到
天上的鷹，海鷗，心裡羨慕死了，它們享受
的才是真正的生活，你們就是不來，我遲早
也會跑出去的，就是像爺爺所說的那樣，在
外面餓死了我也不在乎！」

南海漁人一歎道：
「人的需要並不僅限於溫飽，海闊天空

的世界比豐衣足食具有更大的誘惑力！」
金蒲孤對於這番話的理解相當透澈，當

劉素客把他困在萬象谷的斗室中，也曾經答
應供給他生活上的一切需要，卻因為沒有自
由而被他拒絕了，可是面對著這樣一個不解
世俗的女孩，他卻不能贊成她的意向。

因此他沉思片刻才道：
「姑娘的心情我十分瞭解，可是我奉勸

你一句話，你此刻的生活正是世人夢寢以求
的理想境界，有許多人毅然拋棄富貴，潛隱
深山，就是為了追求這一份難得的寧靜……
」

南海漁人微笑道：
「老弟這番話對黃姑娘來說是太深奧了

一點，動中求靜，華中求實，祇有到了我們
這樣年齡才能體會到其中的樂趣，連你老弟
都言之過早，何況黃姑娘這點歲數呢？」

金蒲孤微征道： 「那前輩是答應……」
南海漁人搖頭道：
「我不能答應什麼，可是我贊成年青人

應該以宇宙為天地，以四海為家……」
黃鶯高興地道： 「那我們就一言為定了

……」 （一○三）

可悲的神尾秀子絕筆
附：
我使用的那把手槍是從東京帶來的。當時我

一發覺萊卡底片裡的秘密之後，就偷偷準備了那
把槍，以備不時之需。

但是關於槍支的來源請勿調查，因為我不想
給當事人添麻煩。

向來不輕易動容的加納律師，在看完神尾秀
子的遺書之後，也不禁被深深感動了。

他把遺書放在桌上，歎口氣說道：
「大道寺……大道寺……這個混蛋傢伙！

」
他一面低聲吐出這幾個字，一面忍不住劇烈

地顫抖著。
「看來神尾老師早就知道兇手是誰了。」

金田一耕助點點頭。
「是啊！就如她在附註中所說，當她發現隱

藏在萊卡底片裡的秘密時，就已經知道真相
了。

「雖然神尾老師以前也曾看過那些底片好幾
次，但是因為萊卡照片非常小，所以她才一直沒
有察覺到那是大道寺先生。正好最近我把照片放
大，帶到大道寺家給眾人看，那時，大道寺先生
顯得萬分驚訝，因為他竟然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
被拍了一張可能會成為罪證的照片。

「不過，由於他巧妙的化妝技術，大家沒有
認出他來，祇有神尾老師識破了照片的秘密，你
可以想像神尾老師當時有多麼震驚吧！因為這張
照片證明了大道寺欣選那一天曾經在月琴島上，
而大道寺先生之前從未對分人提起過這件事，所以他的動機就更
顯得可疑了。

「神尾老師因此決定從我的口袋裡偷走那些可能會成為大道
寺先生犯罪證據的照片，不過她不想燒掉這些照片，祇是把重要
的部分剪下來，一個人秘密地保留著。」

「但是，神尾老師為什麼不在那個時候立刻將一切公諸於世
呢？如果她當時肯說的話，後來的歌舞使戲院殺人事件、九十九
龍馬事件，不就不會發生了嗎？」

「正如她自己所說，她對大道寺先生還懷有一個夢想。也就
是說，她願意相信智子親生父親遇害的房間是密室，而且門裡上
了兩道領，任何人都無法進去，這樣一來，就算大道寺先生那天
人在月琴島上，也不能斷定他就是殺人犯。可是當這個夢想幻滅
時，也就是她準備清算一切的時候。」

加納律師閉上雙眼沉思了一會兒，又睜開眼睛說道：
「原來如此。這是十九年前的往事，那麼，最近一連串的殺

人事件又怎麼解釋？難道大道寺欣造發瘋了嗎？」
「加納律師。」

金田一耕助黯然神傷地說：
「報紙上報道神尾老師愛上母女的畸戀是不正確的。事實

上，大道寺先生才是畸戀的主角。他眼看著日漸成長的智子小姐
越來越像她母親，而且還青出於藍勝於藍，因此漸漸把持不住自
己了。

「先前大道寺先生雖然已經順利地和琴繪女土結婚了，但是
兩人僅有夫妻之名，而無夫妻之實，這讓大道寺先生受到壓抑的
戀情如同烈火一般。 （一四九）

通政道： 「祇要問聲柯太僕可是有女與宣府為婚，若真有此
事，別作計較；若無此事，祇消老太師發一請帖到那裡，說有一
壽屏托殿元公一寫，不怕他不敢來。來時祇用設席款待，門生假
意相陪，將酒把他灌醉，一面硬將他送入小姐房中。等他醒來時
好意應承，通知他父母擇口入贅。若倔降時，祇說他酒後私入相
府，硬闖進閨房，調戲宰相的千金，該當何罪！祇消老太師一本
奏於當今，看他狀元可坐得穩？祇怕他父子總要問罪呢。門生拙
見如此，請老太師上裁。」蔣相道： 「此計很好。就是這麼辦
法。」

即取過宣狀元履歷手本一看，果填的聘妻柯氏。遂打發家人
到柯太僕府去問。

去了一回，即覆命相爺道： 「太僕府中回說，他家祇有一位
小姐，已死多年，並無宣府聯姻之事。」蔣相聽說大喜道： 「分
明是學乾故意推托，須要用著鞏賢契之計了。」

即命鞏通政去寫請帖，差了一個堂官到宣府去請狀元。說了
來意，宣爺因在前不允他親事，怕他見怪，今見他請兒子寫一副
壽屏，再不好推卻，祇得打發兒子坐轎，帶了書僮抱琴、醉瑟跟
隨，一直往相府門第而來。

到了府前，下轎入內，自有堂官引路去見蔣相，少不得行廷
參之禮，又與通政見禮。坐下，略敘寒溫。

狀元請壽屏出來寫。蔣相吩咐： 「通政先陪殿元公便飯，然
後寫屏。老夫失陪。」說罷起身回後去了。

通政邀了狀元到花廳那邊，已擺下現成酒席伺候。狀元與通
政推讓一會，坐了上席，通政主席相陪。早有相府家丁上酒上
菜。通政有心算計狀元，狀元不知是計，量又有限，被通政左一
杯右一杯苦苦相勸，早已吃得薰薰大醉，伏在桌上睡了。外面轎
子並跟隨書僮俱吃了酒飯，叫他們先回，說有一夜的壽屏寫呢，
次早來接。

祇剩狀元一人在此，入了牢籠。通政見狀元已醉，一聲吆
喝，外邊早跑進幾個家人，七手八腳將狀元抬至連城小姐後樓榻
上睡倒，並不通知小姐一聲，一哄而散。

此刻小姐帶著丫環俱在樓下閒坐，直到用過晚膳之後，方命
丫環點燈上樓。蔣相見女兒要回樓去，就把這條密計向他說明，
叫女兒依計而行。

「這是為你終身大事，不可錯過機關。」這位連城小姐雖是
奸相女兒，為人卻性氣剛烈。今聽見乃尊吩咐的一番話，由不得
杏眼圓睜，柳眉直豎。

（五十二）

「我媽去世了之後，我的小阿姨自願
到家裡來照顧我，她接下我媽的責任，陪
我度過青春期。」

「那你爸呢？」Gordon 想起昨晚的
那通電話留言。

「我爸是個很有名的外科醫生，從小
到大，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可能祇有五
天能陪我跟我媽。」

「我記得我媽去世的那天，我爸還在
醫院的病房裡替一個病人急救。」從未對
人說過的童年記憶，不知為何地，她竟很
輕易地就對他吐露了。

儘管她的臉上還是掛著笑容，但他知
道，這是她心裡永遠無法抹滅掉的不好回
憶。

「你怪他嗎？」
他的問題，讓歐嘉芝握著咖啡杯的手

顫了一下。這是第一次有人這麼直接地問
她這個問題，一個連她都不想去正視的問
題。

「不，我不怪他，他是我爸爸，也是
一名醫生，他的職責是救人，我尊敬、崇
拜他；況且我也沒有資格怪他，有資格怪
他的人，祇有我媽。」

「但是昨天我去醫院找他，他竟然告
訴我說，他要跟另一個女人求婚，而那個
女人就是我的小阿姨！難道她不知道跟我
爸結婚以後，將獨自承受什麼樣的壓力
嗎？」

笑容從歐嘉芝的臉上消失。其實她並
不反對爸爸再婚，但她不希望小阿姨跟媽
一樣，都過著有老公卻像沒有老公的日
子。

「嘉芝，或許時間過了這麼久，事情
已經不是你想像中的那樣了。」第一次，
他喚了她的名字，因為眼前的她讓他覺得
好心疼。

「或許吧，但誰能保證呢？」
一陣涼風吹來，自兩人的頭頂飄下如

雪般的黃色花瓣，一地的金黃，美不勝
收。

Gordon 抬頭向上看，才發現原來他

們 兩 人 坐 的 長 椅 上
方，開滿了形狀像風
鈴的鮮黃色花朵。

歐嘉芝彎下身，
從地上撿起一朵黃色
花朵，凝視著它。

「這棵樹叫作黃
金風鈴木，當它開滿
花時，整棵樹會像是
系滿了黃色絲帶，彷
彿是盼望著思念的人
回家。」她的語氣淡
得像在自言自語。美
麗的臉龐此時呈現著
一種靜謐，看不出悲
喜。

淺淺淡淡的金黃
色日光，撒落在她細
緻的瓜子臉上，彷彿
鍍上了一層淡淡的金
粉。

這樣的她，教他
看傻了，猶如一個發著光的女神正誘惑著
他。

「我們走吧，時間不早了。」歐嘉芝
突然意識到自己對Gordon說了太多隱藏
的心事了。

她站了起來，拍拍屁股上的灰塵。
他也跟著站了起來，仰頭望了下那棵

樹。
「你好像很瞭解這棵樹？」他很認真

的問她。
Gordon 的問題讓歐嘉芝停下了動

作，她望著他，眼神裡帶著懷念，卻沒再
說什麼。

「老闆，你終於來了！」歐嘉芝一進
門，就聽見助理們此起彼落的驚呼。幸好
現在時間還早，店內沒有客人。

「你看起來很受歡迎嘛！」剛才一路
上都沒再開口說話的 Gordon，忽然靠近
她耳邊說道。

（十二）

（那合乎自然嗎？）
我思緒起伏，胡思亂想，離開了電腦室，又

向前走，推開了另一扇門，同樣大小的一間房
間，正中是一具電子顯微鏡。

我又呆了半晌，心忖，費力獲得的研究費，
每年至少以千萬美元計，不然，他怎能購置這麼
昂貴精密的儀器？像那具電子顯微鏡，我至今為
止，也不過第三次看到它——一前兩次，都在規
模十分龐大，有上百人參加的研究中心。

我又呆了片刻，才退了出來。
在底層，一共有八間房間，除了電腦室、顯

微鏡室之外，還有一間堆著雜物，一間放置著許
多標本，還有一間，一進去時，祇當放的全是現
代派的雕塑，看清楚了才知道是放大了許多倍的
各種細胞的模型。

有一間最令人感到又有趣又吃驚，房間正
中，放著一副足有兩公尺高的人腦模型，在電筒
照射之下，看來相當怪異。

還有兩間，都是醫學實驗室，有著一般的實
驗器材和設備，沒有什麼特別。

走廊的盡頭是樓梯——設計相當怪，要上
樓，一定得經過這些房間，和聯繫這些房的走
廊。

第五部：瘋子和大型電腦
建築物為什麼會採用這樣的設計，我自然也

說不上來。站在樓梯口，抬頭向上看著，黑沉沉
的，心中在打算上了樓之後的行動。

就在這時，我聽到開門聲、腳步聲，自樓上
傳來。由放環境極靜，所以聲音聽來，也就格外
清楚修行方法，而非哲學觀點。大量印度古籍提
到作為修行方法 ，我甚至一下就聽出，打開房
門，走來的是兩個人。

同時，有了十分低微的交談聲，但卻無法聽
清楚了，接著，又是開門聲。

我雖然看不到，可是卻可以假設情形是：兩
個人打開門走出房間，又打開了另一間門，進了
另一道房間。可是，接下來傳出來的聲音，我聽
了之後，不禁有極度的詭異之感。而且，要不是
我聽過良辰美景的敘述，我會根本不知道那是什
麼聲響。

那是一個金屬物體碰擊所發出來的聲響——
一隻金屬的大抽屜，拉開或關上所發出來的。

那也就是說，那個人進了房間之後，就打開
了一隻大抽屜，而大抽屜中，據良辰美景所說，
有人睡在裡面。

我在那一剎那間，感到了一陣難以形容的詭
異，好好的人，為什麼睡在抽屜裡？就算是精神
病患者，也不能這樣對待他們。

我首先想到的疑問是：費力醫生究竟在幹什
麼？

在樓梯腳下，又等了一會，上面好像有人在
來回踱步，過了片刻，又有開門、關門的聲音，
接著，又靜了下來，我向樓上走去，樓上的格局
和樓下大致相仿，走到最盡頭處，一間房間的門
縫下有燈光透出來，我猜想那是費力在工作。

（二十七）


